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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性別化生存心態的觀點，檢視一般婦女進入新聞公

民平台內其新聞賦權的可能性。藉由調查 18 位女性受訪者，

本文有三項發現。首先，婦女參與新聞公民平台的動機不全然

是為了新聞賦權，其中有些人甚至不太瞭解新聞的運作，只是

單純想分享資訊。 

其次，新聞公民平台雖然能讓婦女擁有新聞賦權的機會，

但其參與新聞行列，仍須面對女性專業記者所遭遇的問題，包

含外貌、體型、女性特質，甚或家庭的勞務分配等，這些性別

因素都會限制並左右其新聞表現。 

最後，性別化生存心態並非自動複製女性的附屬性，而是

在進／出場域時，婦女不斷和場域的規則、資本及位置進行協

商。 

 

 

 
 
 

 
 
 
 
 
 

關鍵詞：女性、公民記者、性別化生存心態、新聞場域、新聞

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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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強調客觀、中立的「新聞」，過去一直被性別研究視為男性化文類

（masculine genre; Paraneswaran, 2005）。儘管新聞業因婦女的加入，已

逐漸改變新聞敘事的陽剛特質，但此改變並非全然拜女性所賜，而是媒

體組織為了迎合閱聽人口味，獲取商業利益，不得不做出的權宜之計

（Volčič, 2008）。這也導致新聞的女性化（feminization）被當成市場

導向、非專業、不理性的負面產物，不僅報導未能改善女性形象，甚至

助長新聞的性慾化（sexualization; Chambers, Steiner, & Fleming, 2004; 

Gill, 2007）。 

同時，性別取向的新聞組織研究也發現，婦女加入新聞行業的人數

雖然不斷攀升，但在新聞室仍處於不利的位置，多擔任中、低階的工作

（Franks, 2013; North, 2014）。儘管新聞組織標榜「性別中性」

（gender neutral），性別卻早已被嵌入組織的每日運作中，衍生出「性

別隔離」（gender segregation）和「性別階層化」的現象：不僅在路線

分配上，女性多負責軟性新聞，而且在升遷時也易遭遇玻璃天花板

（glass-ceiling）效應，而持續擔任低階的工作（Lavie & Lehman-Wilzig, 

2005; Lofgren-Nilsson, 2009; Robinson, 2008）。除了在勞務分配上容易

遇到職業隔離與低薪待遇外，女性在人際互動上，也常須忍受男性對其

外貌的品頭論足或性騷擾（賴維真，2003；蕭蘋，2004）。 

顯然，婦女在現有新聞場域的表現，因「女性身份」而遭受諸多的

限制，為了追求專業，有些女性選擇犧牲個人生活（如：晚婚或節

育）；而已婚婦女則是承受雙重負擔（double burden），同時兼顧工作

與家庭（孫志硯，2007；趙仲定，1987；賴維真，2003；Nort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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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marina, Ayerdi, & Fernandez, 2015）。面對女性加入新聞場域的困

境，性別研究者除了要求新聞業反思「專業」背後所隱藏的性別問題

外，也將改革動力放在網路科技上，強調網路有助於婦女在公共領域發

聲、從事公民活動，甚至獲取新聞權力（journalistic power; Keller, 2011; 

Marzocchi & Bonewit, 2015）。 

誠如 Chambers、Steiner 和 Fleming（2004, p. 239）所言，網路可以

作為一種民主的新聞工具（a democratic journalistic tool），讓沒有受過

新聞專業的婦女也能成為反抗公眾（counter-public），透過分享新聞技

巧而產出另類新聞，對抗主流媒體的論述。而婦女在阿拉伯之春的線上

表現，便是 好的例證。在 2011 至 2012 年期間，許多中東和北非地區

的年輕女性利用社群媒體，一面成為公民記者張貼有關政治示威的訊

息；一面對抗父權和威權體制，爭取女性權益。她們視公民新聞為一種

數位賦權（digital empowerment）的形式，讓她們能成為媒體積極行動

者（media activists），重新框架議題，動員民眾參與社會改革並成功獲

得國際媒體對阿拉伯之春的關注（Gheytanchi & Moghadam, 2014; 

Newsom & Lengel, 2012; Radsch & Khamis, 2013）。 

在人人都是記者的今日，公民新聞即是一種利器，能讓「無權力

者」也能在公共領域發表所見所聞，即使內容不受好評或缺乏收視群，

但依然發揮個人的能動性——主動參與新聞生產過程，並體現言論自由

與民主多元性（Bou-Franch, 2013, p. 279）。Nip（2006）指出，公民新

聞是由一般民眾自行蒐集內容、生產及出版的新聞產品。原本公民新聞

的發展是獨立於新聞組織之外，不過隨著公民平台蔚為風潮，新聞組織

也看到其商機，紛紛在旗下設立公民平台。有別於個人式或組織鬆散的

公民平台，新聞組織的公民平台仍受制於品牌定位和制度化程序的要求

（林宇玲，2015）。正好提供我們一個機會用來瞭解：藉由新科技之



新聞賦權：一般婦女參與線上新聞公民平台之初探性研究 

‧65‧ 

助，婦女進入新聞場域是否能感到友善而發揮報導所長？ 

目前有關公民新聞的研究，除了檢視公民新聞的內容和公民媒體的

表現外，也開始探究公民記者的報導動機與產製行為，但鮮少從性別角

度關切女性公民的新聞賦權問題，即：婦女為何和如何從事公民新聞的

生產？是否能藉此突破公共領域對女性參與的限制與框架？ 

為此，本研究將回溯過去有關婦女與新聞研究的相關文獻，並從

「性別化生存心態」（gendered habitus）的觀點切入，進一步瞭解女性

為何進入新聞組織的公民平台，她們如何在場域內「定位」自身和面對

場域的限制？其性別化生存心態又如何影響其挪用性別資本，進行新聞

實踐？ 

貳、相關文獻 

一、婦女與新聞研究 

新聞業過去一向與「男性特質」（masculinity）相連結，視男性利

益為旨趣，以男性菁英為消息來源，並採用超然立場和客觀的報導方式

來描述現實（Djerf-Pierre, 2007, p. 97），導致女性的觀點較少被呈現出

來，且常以刻板方式再現「女性」形象，將其形塑成傳統（人妻／人

母）角色、（性）暴力的犧牲者或性對象（Ross, 2007, p. 451）。 

面對新聞報導的偏頗，美國報業編輯人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將原因歸咎於新聞業缺乏女性所致，因此建議業者

應雇用女性員工，將女性觀點包含進來，以促成新聞報導的多樣化

（Ross, 2001）。早期女性主義者也認為，性別能影響新聞呈現方式。

由於兩性接受不同的社會化，因此女性一旦成為「守門小姐」（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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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s）將有別於「守門先生」（Mr. Gates）。 

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男性被教導成價值獨立、以自我和目標為

導向；女性則是價值依賴，以他人和關係為導向，導致兩性發展出不同

的道德思考和關切：女性較易顯露情感、關心他人、更民主，也願意與

人合作（Rodgers & Thorson, 2003）。因此，女性進入新聞職場後，自

然會出現異於男性的新聞表現：（一）在議題選擇上，著重在人情趣

味、消費或私領域（如：家庭、健康）的議題；（二）在來源策略上，

傾向以女性或少數團體為消息來源；（三）在報導角度上，採用將心比

心的報導方式（如：同情），並強調事件的脈絡與背景；（四）在新聞

專業上，看重讀者的需求與偏好，更甚於客觀的專業要求（van Zoonen, 

1998, p. 36）。如此的新聞實踐，已被稱為「女性化新聞學」（feminine 

journalism），用來對抗新聞專業的男性化。 

然而，隨著婦女大量湧入新聞業，似乎並未改變男性宰制的現況：

女性依然多擔任初階（entry level）工作，且偏好採用男性價值去產製

新聞（North, 2009, 2014）。至於女性化新聞學的出現，也不全然是因

為女性加入的緣故，而是受到新聞商業化和通俗化的影響（Volčič, 

2008），導致女性化新聞學大受抨擊，不但新聞報導未能改善女性形

象，甚至還助長新聞的性慾化（sexualization）並瑣碎化女人的觀點

（Gill, 2007），同時再次鞏固男性在新聞室的專業地位（Bonner & 

McKay, 2007; North, 2009）。 

這顯示過去研究易將新聞報導視為性別特質的反映，而落入新聞—

性別極化的模式（Lavie & Lehman-Wilzig, 2005）。事實上，「性別」

並非與生俱來的生理屬性，而是在權力脈絡中不斷地（被）建構出來，

因此單純調查組織的性別比例是無法說明女性在新聞室的劣勢。de 

Bruin（2000）因此建議，相關研究必須超越數據（body count），改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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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性別特質如何被具體化在新聞的生產過程中，記者的性別認同究竟如

何與組織認同、專業認同進行協商。 

Djerf-Pierre（2007）、Robinson（2008）及 Schoch、Ohl（2011）

等人也試圖以生存心態—場域（habitus-field）觀點，解釋新聞場域如何

複製婦女的不利位置。由於新聞專業是由男性價值所主導，強調競爭、

公共性、客觀標準及超然立場，此和主流媒體的商業利益不謀而合，因

而被嵌入組織的每日運作中，導致新聞室傾向男性化，而不利於女性的

發展。婦女因為缺乏新聞場域的象徵資本，為了追求所謂的「專業」表

現，自然會認同組織的安排，致力於第二次的男性社會化（a secondary 

‘male’ socialization; Gallego, Altes, Canton, Melus, & Soriano, 2004），並

誤以為新聞生產和性別無關。這也是為什麼當婦女成為資深編輯後，仍

做出和男性一樣的新聞判斷（Lavie & Lehman-Wilzig, 2005）。 

儘管新聞組織多宣稱「性別中性」，但性別其實已被併入組織的運

作中，而出現了性別隔離和性別階層化的現象。前者指新聞工作仍採用

性別分類（gender-typing），依性別角色去區分男／女性的勞動參與。

譬如：在路線安排上，男性負責硬性新聞；女性則是軟性新聞。後者則

受到性別迷思的影響，認為女性無法勝任主管一職，加上有家庭的牽

絆，對工作較不投入（如：遇到突發狀況時，無法立刻行動），所以女

性在升遷時，容易遇到玻璃天花板效應，而持續擔任低階工作

（Lofgren-Nilsson, 2009; North, 2014; Robinson, 2008）。 

除了新聞的勞務分配不利於女性發展外，在人際互動上，女性也常

須忍受男性對其外貌的指指點點或性騷擾，尤其在電視台，女性的外貌

遠比專業經驗更常被拿出來評比。Milivojević（2016, p. 31）因此指出，

「新聞產業以性別歧視、玻璃天花板效應及其他的性別排斥作法，再次

複製著相同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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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在新聞場域因「女性身份」而遭受種種限制，不論是性別偏

見、次等職務、升遷受阻或性騷擾等，不僅影響其在職場的工作權益，

甚至更廣地影響女性在公共領域的整體表現——由於新聞與公共領域有

密切的關連，一旦女性長期處於次等、不重要的新聞位置，將會削弱或

邊緣化女性在公共領域的聲音，導致婦女的處境性知識與經驗不被重

視，同時也易忽略女性相關的議題與主張。這也是為何性別研究者一直

關注婦女在新聞媒體的表現。 

二、婦女與新聞賦權 

如前所述，婦女在新聞場域一直處於劣勢，性別研究者除了揭露新

聞產業的壓抑結構外，亦試圖尋求其他的賦權方式（如：另類媒體），

讓女性能藉此發聲，改變處境。 

所謂的「賦權」是一種改變的過程，從無權力（powerlessness）的

狀態，轉變到對其生活、命運及環境擁有相對的控制權（ relative 

control; Sadan, 1997, p. 144）。Kabeer（1999）指出，對婦女來說，賦權

乃是讓她們成為能動者，有能力近用資源、做出選擇並達成目的。顯

然，賦權不是抽象的心理狀態，而是藉由具體行動，讓婦女擁有知識和

資源去追求 好的利益，反轉其劣勢。在新聞場域亦是如此，婦女可以

藉由行動，除了獲取專業資格，進入新聞場域內進行協商外（Mello, 

2010），也能利用另類媒體，在沒有任何專業背景下獲得新聞權力——

自由出版和產製新聞內容（Atton, 2008）。隨著新科技的普及，婦女經

由後者的新聞賦權，也變得更加容易。 

儘管如此，目前有關婦女作為公民記者的討論還是相當有限，大多

數的研究仍以廣義方式調查網路如何賦予一般婦女傳播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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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ve power），讓她們在公共生活中發揮主動的公民權

（active citizenship）、自由尋求和分享資訊、表達政治觀點、建立社群

網絡、甚至動員民眾從事公民活動或社會運動（Gurumurthy & Chami, 

2014, Huws, 2008; Keller, 2011; Marinescu, 2008）。 

至於女性公民記者的研究，則多以個案檢視婦女如何利用另類媒體

（如：部落格、臉書、公民媒體等）生產異於主流媒體的新聞形式與內

容，促成社會改變。以阿拉伯之春為例，在中東地區的婦女因受限於傳

統角色，不能像男人一樣拋頭露面走上街頭，許多年輕婦女因此加入公

民記者行列，以社群媒體發表有關政治、示威的訊息；有些女性甚至以

英文書寫公民新聞，藉此讓更多國際媒體瞭解中東情勢與改革目的

（Al-Natour, 2012; Newsom & Lengel, 2012）。 

這些婦女被稱為「網路積極行動者」（women cyberactivists），利

用公民新聞作為有力的賦權形式，發揮能動性、擴大聲音並參與社會改

革。除了重新定義公／私領域，連結個人與社會政治外，她們也向外

（externally）成為國際媒體的重要消息來源者，成功挑戰宰制媒體的論

述，讓婦女聲音出現在公共領域，擴大婦女的影響力，爭取社會和女性

權益（ Radsch, 2013; Radsch & Khamis, 2013 ）。 Gheytanchi 和

Moghadam（2014）認為，這些婦女作為公民記者至少達成兩項成果：

一是她們所張貼的訊息已改變議題被框架的方式，重新形塑公眾議題；

二是透過線上社群將議題快速擴散出去，不僅分享訊息，亦提供跨界對

話和討論，藉此提高婦女的政治機會，同時對抗宰制媒體和父權體系。 

不過，Newsom 和 Lengel（2012）也指出，公民新聞雖然是有力的

賦權形式，但仍是被限制的（contained）。由於中東婦女為了安全著

想，多以匿名化身的方式發聲，因此新聞賦權似乎只限於網路空間，而

難以轉換到線下。顯然，婦女在賦權的過程中，仍會遭遇一些阻礙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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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女性公民記者不同於專業女記者，她們

不須受限於媒體規範或組織利益，而是能以自己的觀點和風格書寫新

聞，並在重大事件時扮演改變策動者的角色，透過線上串連擴大其影響

力。就此而論，公民新聞的確有助於提升婦女的媒體能見度（media 

visibility），讓缺乏新聞專業的婦女也能在公共領域發聲和被聽到。

但，個別婦女在新聞賦權的過程中，是否都以相同的方式被賦權？目前

相關的研究傾向將「婦女」視為同質性的「女性群體」，因此無法窺

知：個別婦女在生產公民新聞的過程，是否擁有或近用不同資源、做出

不同選擇或遭遇不同限制。然而，賦權涉及個人的轉變過程，就如同

Atton（2008, p. 213）所言，一般民眾的新聞賦權會受其生存心態影

響，不論是他們的價值、動機、態度、教育、歷史、關係等等，都會影

響其在新聞場域的媒體使用和新聞生產。為此，本研究將以「性別化生

存心態」的觀點，深入探究一般婦女如何利用公民新聞平台從事新聞實

踐，以及她們所可能遭遇的限制。 

三、性別化生存心態 

過去女性主義雖然強調性別的建構性，但偏重在「象徵識別」

（symbolic identification）的過程，傾向關注論述的表達層面，而忽略

認同的無意識和形體化（embodiment）層面（McNay, 2000, 2003）。為

了避免高估個人的解放潛力，McNay 試圖以 Bourdieu 的「生存心

態」，並從性別角度重新檢視結構和能動性之間的關係。 

Bourdieu 的「生存心態」概念，涉及結構／能動性、客觀／主觀、

鉅觀／微觀之間的辯證關係。他將生存心態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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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心態，是持久、轉換的稟性（dispositions）系統。被建

造 的 結 構 （ structured structures ） 預 作 為 建 造 的 結 構

（structuring structures），亦即作為生產的原則（principles of 

the generation）和實踐與再現的建造，能客觀地「被管控」並

「有規律」（objectively “regulated” and “regular”），但不是遵

從任何規則的產物；能客觀地適應其目標，但不是有意識地瞄

準目的或想掌控運作去獲得它們；以及所有這些集體地被合

奏，但不是經由指揮家指導演奏的產物（Bourdieu, 1977, p. 

72）。 

生存心態包含「被建造的結構」和「建造的結構」。前者是個人長

久以來面對外在結構（如：家庭的社經結構或階層化的性別關係）的刺

激而不斷調適，並加以內化的產物，因此生存心態在某程度上也反映出

個人所處的社會條件。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個人從小便在家中習得

二元的性別分類／看法（di-vision）1，經過不斷地體驗，逐漸掌握身為

男／女人應有的稟性、行為舉止、說話方式、穿著打扮等，而發展出性

                                                        
1  Bourideu 在《Masculine Domination》一書中（2001）指出，在父權社會的性別

關係是支配和被支配的階層（hierarchical）關係：男人支配、女人順從，並透過

象徵暴力維持如此的宰制。由於性別以二元、對立且非對稱的形式展開：男性特

質被建構成權威的陽剛性、女性特質則是缺乏男性特質（a lack or an absence of 

masculinity）的陰柔性，如此的象徵暴力施加在個人身上，讓個人誤以為

（misrecognition）男性特質／女性特質是自然的個人稟性（Powell & Sang, 2015, 

p. 921）。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家」是建構且維持性別的重要場域

（Bourideu, 2001, p. 85），兒童是性別化的（gendered），從小便被嵌進性別的

權力關係中，不斷學習外在對其性別的要求與評價，並採取適當的性別特質來回

應，進而複製了既存的性別秩序。雖然 Bourideu 的性別觀點被批評過於簡化，

但不容否認，性別作為「生存心態」的確有助於說明個人如何成為性別化的主

體，同時男性特質為何總是成為有價值的資本，且能被轉換「象徵資本」

（Mill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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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化生存心態，建立男／女性別特質，身體也因此成為重要的形體化文

化資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 Wade, 2011）。 

「建造的結構」則指「被建造的結構」讓個人瞭解到成功／失敗、

可能／不可能的機會結構，並形成其認知與期望，讓他們在特定情境做

出某種反應與行動。不過，行動並非預先被決定，而是充滿模糊與不確

定性——亦即，個人對場域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做出策略性的即興演

出，此可能強化或修正「被建造的結構」。譬如：婦女在男性宰制的新

聞室內，有人選擇隱藏女性特質，並以男性為前輩，加入硬性新聞的報

導行列；有人則利用女性特質去開發軟性議題或負責副刊（Lofgren-

Nilsson, 2009）。 

Bourdieu（1990, p. 52）試圖以「遊戲的感覺」（feel for the game）

來說明生存心態是一種生產原則，而不是決定性的結構。以打網球為

例，網球選手雖然早已習得相關的技能，平日也不斷地練習，但在比賽

時，仍會出現不可預期的反應與打法。然而，當下的實踐即使是自發性

的（spontaneous），卻又超越現在的立即性（immediacy），因為個人

動員了過去經驗和對未來實踐的預期，然後用身體將其體現出來

（Bourdieu, 1992, p. 138）。由此來看，實踐乃是生存心態的產物，同

時包含結構的限制和個人的能動性。 

此外，為了強調生存心態不是採用有意識、認知的論述形式發展，

Bourdieu 也以「無指揮家的演奏」（conductorless orchestration）來解釋

生存心態如何以「前反身性」（pre-reflexive）、形體化的實踐方式體現

在身上（Swartz, 1997, p. 105）。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個人的身心同時

受到外在結構的教化薰陶，不論是想法、感覺，或是肢體動作、行事風

格、品味偏好等，在在顯露其所屬的階級特性（Bourdieu, 1984）。當

然，性別亦是如此，男性被教化為果敢、主動、領導、理性、獨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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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則是愛美、被動、順從、感性、合作。McNay（1999）指出，相較於

階級，Bourdieu 較不重視性別化的生存心態，雖然他也曾探討男性宰制

的問題，但並未將性別化生存心態放入場域內分析，導致其性別概念過

於僵化。 

Bourdieu（2001）認為，性別差異是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的效果，而男／女性特質在這過程中，被視為正／負面的象徵資本，嵌

進男／女身上，成為客觀的分類系統，並被知覺為理所當然。這種認知

效果（即 doxa）讓原本武斷的社會差異變得自然化，從而鞏固社會上的

性別分工（如：男性支配／公領域、女性附屬／私領域）。 

根據 Bourdieu 的說法，性別運作似乎是牢不可破，但此並不符合

現代社會的兩性發展。不過，McNay（1999, p. 103）也意識到，在去傳

統化的今日，性別關係的某些部分（如：勞務分配、婚姻等）雖然可以

被重新協商，但某些前反身性的面向（如：性慾、母性）卻無法輕易被

重塑，例如女性總是習慣為他人著想。Robinson（2008）即發現，婦女

進入新聞室內，經常扮演母性角色（mothering roles），如安慰同事或

自動接聽電話。 

McNay（1999, 2000）因此指出，Bourdieu 的生存心態的確讓我們

注意到性別認同中根深蒂固（entrenched）的一面，但必須從場域著

手，才能瞭解性別化的個人如何在客觀結構內，不斷地協商其性別認

同。 

四、性別化生存心態、性別資本及新聞場域 

性別化生存心態的養成依賴場域。雖然所有場域皆深受主流性別規

範的影響，但每一場域仍有其獨特的運作方式，因此性別規則的設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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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場域的變換而異。當個人進入某一場域，其性別化生存心態會對場

域的要求做出回應、調整，甚或改變（Chambers, 2005）。一方面，性

別化生存心態允許個人根據自身對性別的體驗或瞭解，在場域內挪用各

種資本，尤其是「性別資本」（gender capitals）而行動；另方面，個人

在場域內的行動或實踐，也會回頭影響其性別化生存心態的重塑。 

Bourdieu（1986）以為，場域內蘊藏各種形式的資本，包含經濟資

本（如：錢財）、社會資本（如：關係網絡）、文化資本（如：知識和

能力）及象徵資本（如：職稱）；其中，文化資本又分為客體化資本

（如：文化物品）、制度化資本（如：證照）及形體化資本（如：稟

性）。對 Bourdieu 來說，資本似乎是不分性別的，所以他偏重在檢視

資本對階級優勢（class advantage）的影響，而未深究資本和性別的關

係（Huppatz, 2009）。 

McCall（1992, pp. 843-845）指出，性別不僅是決定社會位置的重

要、隱藏性（hidden）因素，也是一種文化資本——因為性別是由個人

在社會化過程中所習得的性別稟性（gendered dispositions），並體現在

其身上。性別作為形體化的文化資本，其重要性不亞於其他形式的文化

資本。以女性進入男性主宰的職場為例，她的外貌出眾可能比擁有證照

更能為她贏得機會；但若其身兼母職，則可能阻礙其升遷。由此來看，

婦女在場域的表現，也常受制於資本的性別化形式（gendered forms of 

capital）。 

為了掌握婦女的性別化實踐，Huppatz（2009）將性別資本細分為

二：（一）女性資本（female capital），指因擁有女性身體而取得性別

優勢；（二）女性化資本（feminine capital），指經由社會化過程而習

得女性化稟性（feminine disposition）或一套技巧，但也可能只是因為擁

有女性身體而被視為女人（Huppatz, 2009, p. 50）。儘管婦女因性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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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sexed biological bodies）而擁有女性資本，但她們未必會採用女

性化資本，特別是在職場上，多數婦女可能會放棄女性化資本，而選擇

體現男性化特質。這是因為男性化資本（masculine capital）在公共領域

上能被轉換為象徵資本，讓她們的行動受到肯定；相反，女性化資本則

易限制或貶低其行動的意義（McCall, 1992, p. 846）。由於女性／女性

化資本的象徵價值較低，導致其使用價值也變得有限，它們無法成為策

略性的工具（strategic tool）用來顛覆權力（overturn power），只能讓

婦女以戰術性（tactical）的方式用來操控限制（manipulate constraints; 

Huppatz, 2009）。換言之，女性／女性化資本總是在限制底下運作，婦

女只能利用事件來轉換成機會（Skeggs, 1997, p. 10）。 

尤其在非女性化的場域（non-feminine fields）中，男性／男性化資

本具有象徵合法性（ symbolically legitimated; Huppatz & Goodwin, 

2013）。雖說性別資本並非本質性，卻仍連結至身體，導致婦女一旦進

入該場域，即需面對女性形體（即女性資本）的限制，她們可能有意識

或無意識地挪用性別資本（包含女性化和男性化資本）為其累積更多其

他形式的資本，以進行「象徵抗爭」（symbolic struggles），鞏固其在

場域的位置；而新聞場域便是其中一例。 

如前所述，新聞場域是由男性價值所主導，婦女一旦進入該場域，

即須進行「象徵抗爭」，為了獲得接受與肯定，大多數的女性會認同組

織的安排，致力於「第二次的男性社會化」；不過，有些婦女也善用女

性化資本，意圖發展「人本」或「心理導向」（psychology-oriented）

的報導風格（Schoch, 2013），或交錯採用男／女性特質——有時採用

客觀報導，有時則是女性化的風格（Schoch & Ohl, 2011）。根據相關

研究顯示，婦女在新聞職場所採用的性別策略，至少有三種： 

（一） 採用競爭策略：婦女拒絕其女性特質，以「男性特質」作為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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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徵，並採取男性的行事風格。為了和男性一較長短，婦女也

努力累積其資本，包括專業教育、人脈及關係。Djerf-Pierre

（2005）即發現，資深女編輯為了平衡其性別所帶來的負面資

本，而比男性更依賴社會資本（如：前輩或良師）。 

（二） 善用女性特質：婦女肯定自身的女性特質，認為細心、敏銳或善

於溝通等，讓她們更適合從事新聞工作（蕭蘋，2004）。有些婦

女也利用女性特質作為資本，專注在人情趣味、軟性議題上，或

擴展新的報導類型（如：消費環保議題；Djerf-Pierre, 2007; 

Schoch, 2013）。 

（三） 做出女性主義的反應：受到性別平權的影響，有些婦女發展出性

別意識，主動反抗宰制的男性觀點，並致力於呈現另類聲音與意

義（North, 2004, 2009）。 

儘管婦女面對新聞職場的要求不是逆來順受，但仍需承受許多結構

性的限制。隨著網路科技的普及，新聞場域的發展也有明顯的改變，新

聞組織正逐漸打開守門機制，開闢社群媒體、公民平台，讓一般民眾也

能加入新聞生產行列。這對婦女來說，無疑是一契機。過去因為專業守

門，而讓婦女在新聞場域不能大展身手，一旦少了守門機制，女性近用

新聞產製的機會可能因此而增加，甚至有助於擴大女性的觀點，抑或進

一步挑戰傳統新聞的規範與慣例。 

為此，本研究將從性別化生存心態著手，調查女性／公民記者的新

聞賦權——當她們跨入新聞場域，其性別化生存心態和公民／新聞實踐

之間互相形塑的過程。問題包括：女性／公民記者為何進入新聞場域？

在新聞公民平台中如何定位自身，並面對場域的限制？當察覺場域的限

制，她們如何挪用性別資本打開機會？又如何藉由從事公民新聞實踐，

重塑其性別化生存心態，帶來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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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有關公民新聞的定義，眾說紛紜。Bowman 和 Willis（2003, p. 9）

將公民新聞定義為，「公民或公民團體在新聞和資訊的蒐集、報導、分

析及傳遞過程中扮演主動的角色；其參與的意圖是為了提供民主所需的

獨立、可靠、正確及相關的資訊」。Goode（2009, p. 1288）則表示，公

民新聞是由一般人參與以網頁為主的新聞實踐，除事件報導、影音分享

及評論外，也應包含後設新聞（meta-journalism），如轉貼、連結、標

籤、設立關鍵字、評分或修改等。由於本文欲瞭解婦女能否藉由參與公

民新聞的產製而進一步新聞賦權，因此採用前者的定義，以使用者主動

生產的內容為主，包含公民報導、影音分享和評論。 

為調查女性加入新聞組織所成立的公民平台，其性別化生存心態對

公民報導、角色定位及新聞實踐的影響，本文採用深入訪談法。訪談問

題的設計並未特別針對「性別」發問，因為性別化生存心態涉及無意識

的層面，本文希望透過一般性問題，讓受訪者自然地回答在新聞場域的

經驗與感受，以瞭解性別是否、又以何種方式影響其新聞實踐。 

本文於 2014 年 1 月初至 7 月底期間，針對曾在各家新聞公民平台

上發表過文章的公民記者進行邀約，共取得 18 位女性的回覆（見表

一）。訪談主要以面對面訪問進行，但有些受訪者因不願意接受面訪，

而改用電話訪談或電子郵件代替；受訪時間從 40 分至 3 小時不等。由

於有些受訪者不願具名，本文皆以編碼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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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深度訪談對象表 

訪談 
對象 

主要參與的 
新聞公民平台 

年齡 學經歷 

F1 PeoPo 23 日文系、政治系畢 

F2 PeoPo 68 高中畢 

F3 上下游 未提供 新聞系畢 

F4 上下游 26 農化研究所畢 

F5 上下游 約 30 城鄉所畢 

F6 
新頭殼、上下游 
PeoPo 

約 50 護專、空大公共行政系 

F7 新頭殼、PeoPo 60 以上 碩士畢 

F8 WEnews 54 
食品營養科畢；曾任國中行政人員、曾為聯合

報副刊寫作、TNN 特約記者 

F9 WEnews 43 中文系畢、家庭主婦 

F10 WEnews 37 二專畢、曾在銀行和不動產業服務 

F11 Wereport 32 
廣電系、社會學研究所畢；曾在公民行動影音

記錄資料庫、九五聯盟服務 

F12 Wereport 26 新聞研究所、東森財經實習 

F13 
Wereport、新頭

殼、PeoPo 
21 

大傳系、曾任學校實習報文字記者、學校新聞

研習社社長、商業周刊數位內容編輯部助理編

輯 

F14 苦勞網 31 
社會系肄業、心理研究所畢、曾在 2009 野草

莓學運結束後發行刊物、曾任桃園縣產業總工

會的行政職 

F15 苦勞網 未提供 大學性別所任教 

F16 
苦勞網、社會主義

者 
25 香港的文學院畢，雙主修哲學、社會學 

F17 
iReporter、Global 
Voice 

25 新聞所畢 

F18 
論盡澳門街、愛瞞

日報、評台、兩岸

公評網 
24 新聞所學生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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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分析 

一、參與公民報導的動機 

來自各行各業的 18 位女性受訪者大多受過高等教育（見表一），

擁有一定的文化資本（如：特殊專長或敘事能力）和興趣（見表二）。

由於公民新聞缺乏經濟報酬，因此她們從事公民報導主要是基於「非經

濟」的考量，如 F7 在偶然的機會下接觸了公民新聞，「我覺得退休以

後不在職場，就要學一些東西，看是不是可以讓生活更充實，所以我就

去社大，那有機緣就上了公民記者的培訓課。」從訪談中發現，50 歲

以上的受訪者多是經由社區大學的課程，才立志成為公民記者。 

我目前還在工作，就是利用工作之餘，在民國八十九年的時

候，朋友告訴我台北有一個社區大學，就在我家附近，因為我

要彌補我沒有升大學的遺憾才去上課。後來，好像是民國九十

六年，公共電視在社區大學有公民新聞的培訓課程，然後我就

正式加入南港公民新聞社（F2）。 

而 30 歲以下、具有傳播相關科系背景的受訪者，則多因為學校作

業的要求才接觸公民平台。如 F17 說：「當初有一門課，老師是聯合報

的資深記者，剛好聯合報正在做公民新聞，所以他就沿用這個平台讓我

們把完成的作業放在 iReporter 上。之後，我又接觸了全球之聲，就是

Globe Voice，成為它的編譯，但好像也只試過一次。…我並沒有以一種

公民記者的身份在做，比較常是以一個公民的形式去參加。」她們大多

認同公民平台的公民參與，但較少志願為公民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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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
受

訪
者

的
專

業
背

景
和

敘
事

特
色

 

研
究

 
編
號

 
參
與
的
新
聞

 
公
民

平
台

 
專
業
背
景

 
從
事
公
民

 
記
者
年
資

 
報
導
關
注

議
題

 
敘
事
特
色

 

F1
 

P
E

O
P

O
 

報
社
編
輯

 
約

7
個
多
月

 
社

會
運
動

、
環
保

 
以

客
觀

角
度

且
標

準
新

聞
形

式
書

寫
，

採
圖

文

形
式
。

 

F2
 

P
E

O
P

O
 

自
營
業

（
公
司

負
責
人

）
 

6
年

9
個
月
多

 
議

題
多
元
，
以
軟
性
為
主

。
 圖

文
影

音
形

式
，

開
始

會
自

行
配

音
，

多
以

第

三
人

稱
書

寫
，

偶
出

現
第

一
或

二
人

稱
，

偏
愛

軟
性
新
聞

。
 

F
3 

上
下
游

 
自
營
業
（

作
家
） 

1
年
多

 
議

題
多
元
，
以
軟
性
為
主

。
 圖

文
式

，
以

第
一

人
稱

散
文

式
書

寫
，

透
過

與

各
國
人
士

用
餐
或
食
物
從
中
介
紹

文
化

。
 

F
4 

上
下
游

 
自
耕
農

 
半
年

 
農

業
 

圖
文
式

，
以
第
一
人
書
寫
個
人
農

業
生
活

。
 

F
5 

上
下
游

 
好
食
機
創
立
者

 
2
年

10
個
月

 
農

業
、

畜
牧

 
圖

文
式

，
以

第
三

人
稱

書
寫

，
文

章
與

民
生

、

飲
食
、

畜
牧
相
關

。
 

F
6 

新
頭
殼

 
上
下
游

 
P

E
O

P
O

 
護
理
工
作

 
2
年

 
議

題
多
元
。
農
業
、
文
化

、

社
會
正
義
、
佛
學
為
主
要

。
 圖

文
式

，
字

體
為

標
楷

體
。

多
為

第
一

人
稱

書

寫
。
特

定
名
詞
或
人
名
會
使
用

超
連
結

。
 

F
7 

新
頭
殼

 
P

E
O

P
O

 
退
休

 
6
年
多

 
議

題
多
元

。
 

未
有

固
定

形
式

，
以

第
一

人
稱

書
寫

，
外

連
資

料
多

、
影

音
不

剪
輯

，
轉

引
他

人
資

料
多

半
全

文
轉
貼

。
 

F
8 

W
en

ew
s 

食
品
營
業

 
3
年

 
美

食
、

旅
遊

 
文
字
（

第
一
、

三
人
稱
）
、
攝

影
 

F
9 

W
en

ew
s 

自
然
保
育

 
3
年

 
美

食
、

旅
遊

 
文
字
（

第
三
人
稱
）
、
攝
影

 

（
接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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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編
號

 

參
與

的
新

聞
 

公
民

平
台

 
專

業
背

景
 

從
事

公
民

 

記
者

年
資

 
報

導
關

注
議

題
 

敘
事

特
色

 

F
10

 
W

E
ne

w
s 

銀
行

和
不

動
產

業
 

3
年

（
20

10
年

6
月

起
）

 
美

食
旅

遊
 

第
三

人
稱

，
圖

和
文

 

F
11

 
W

er
ep

or
t 

社
會

運
動

 
5
年

 
社

會
運

動
 

影
像

 

F
12

 
W

er
ep

or
t 

傳
播

 
2
年

（
20

13
年

10
月

）
 

體
育

 
影

像
（

寫
法

：
第

三
人

稱
）

 

F
13

 
W

er
ep

or
t、

新
頭

殼
、

pe
op

o 
傳

播
 

2
年

（
20

13
年

開
始

）
 

社
區

發
展

、
社

會
運

動
 

文
字

為
主

 

（
寫

法
：

第
一

人
稱

、
第

三
人

稱
）

 

F
14

 
苦

勞
網

 
社

會
運

動
 

7
年

 
勞

工
、

社
會

運
動

 
文

字
為

主
的

報
導

、
評

論
（

第
三

人
稱

）
 

F
15

 
苦

勞
網

 
性

別
、

左
派

批

判
 

3
年

（
20

12
年

開
始

）
 

性
別

 
批

判
性

評
論

 

（
寫

法
：

第
三

人
稱

）
 

F
16

 
苦

勞
網

 
社

會
運

動
 

20
09

年
起

 
左

翼
評

論
、

女
性

、
勞

工
、

媒
體

壟
斷

、
香

港
 

批
判

性
評

論
 

F
17

 
iR

ep
or

te
r 

G
lo

ba
l V

oi
ce

 
新

聞
傳

播
 

20
07

年
、

20
11

年
 

國
際

新
聞

 
影

音
 

F
18

 
論

盡
澳

門
街

 A
L

L
 

A
B

O
U

T
 

新
聞

傳
播

 
4
年

 
性

別
和

澳
門

政
治

、
藝

文
 

批
判

性
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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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些受訪者則表明支持社運或關切社會議題；對她們來說，

參與公民報導除了表達個人意見外，更是為了增加議題的曝光機會。如

F11 指出，「對 NGO 來說，我們需要曝光、需要露出嘛，像找

Wereport，從募款的時候其實就開始行銷我們的議題，就是把議題燒下

去。」F14 也說：「像東門市場那時候明明就很慘，他們也沒時間來，

然後我就很急很急，因為那些要被強拆的阿伯和阿嬸，他們怎麼可能自

己有管道去指導媒體，他們就是因為沒有人際關係、沒有政商關係，他

們才會淪落到這樣啊，然後我那時候就有認清一件事，就是如果我想要

讓這一件事曝光，我只有自己寫了。」這些受訪者本來就熱衷於社會參

與，具有高度的社群意識，她們察覺新聞組織的公民平台是一個「公

開」的管道，不僅使用者可以自行設定議題，也能藉此吸引更多觀眾或

志同道合者，擴大議題的影響力，進而讓媒體和政府關注。 

不過，也有些受訪者是因為公民平台的邀約，才開始加入新聞場

域。如 F5 說：「我們就是長期關注畜牧這樣的議題，接觸比較多農

民，寫了一些故事，然後上下游就來邀，因為是比較早期，它剛開始成

立的時候就有。」F15 也憶起，「兩年前發生台鐵事件，就是化名小雨

的這個青少女跟八個男子包了一個車廂，然後我就寫了一篇就是簡單的

一兩千字，放在自己的臉書上。當時苦勞網認識的朋友看到就覺得很適

合…然後就變成一個類似論壇、新聞評論的文字，這是第一次。」受邀

的受訪者大多對特定議題較關注且有獨到之見，才被新聞組織網羅；之

後，她們也持續在公民平台上發聲。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女性受訪者進入新聞場域的機緣不盡相同，有

的是誤打誤撞；有的是被要求或是被邀請；有的則是主動出擊。不論她

們在公民平台上發文是基於何種動機，這些受訪者皆意識到公民平台不

同於臉書或部落格，除了提供一個發言管道，讓她們可以掌握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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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時也提供一個有力的場域，讓她們可以認識更多人，擴大輿論的

影響力。 

二、對場域的認知與定位 

來自不同背景的婦女在進入新聞組織的公民平台後，並非全部坐入

「公民記者」的位置。在 18 位受訪者中， F4 和 F5 從未聽說「公民記

者」一詞，如 F4 表示，「我是第一次聽到公民記者這個詞彙，我想是

不是分享自己所看到的？」她們都是【上下游新聞市集】的作者，本身

缺乏傳播相關的知識。儘管【上下游】平台開放新聞空間讓民眾上網

po 文，但此平台不同於 Peopo，以「作者」來稱呼使用者，以致 2 位上

下游作者對「公民記者」或「公民新聞」感到陌生。對她們來說，選擇

【上下游】不是基於對新聞的興趣，而是為了分享農業資訊或關切食安

問題。 

而其他 16 位受訪者則以為，「公民新聞」是一般人所製作的新聞

報導，如 F1 說：「公民新聞是不會受到外力影響，純粹是你自己想寫

什麼、想關注什麼就去寫。」但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公民記者」的身

分。其中，F3、F12、F17 及 F18 雖然認同公民記者的無私付出，但自

覺其所做的報導仍有限，而無法被稱為公民記者。 

我覺得公民記者要不就是長期推動某個議題，像我就不符合公

民記者這塊，我有個專題需要研究、深入探討，這個比較偏向

課堂。我想要募款才會到 Wereport，所以我不是公民記者，只

是推動一兩次就感覺還好（F12）。 

我很少做題材性的報導，而且我寫的評論、辦的活動都不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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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很專業，有時我還覺得有點兒戲。就我現在的狀況，沒

什麼讀者、也沒太大影響力，寫寫專欄評論那些，頂多就是稍

為被人知道的一名作者，距離『公民記者』還有點遠

（F18）。 

這 4 位受訪者認為，公民記者雖然是業餘，卻是長期關注某些社會

議題，而不像他們偶爾為之。另外有 3 位受訪者則表明，不願意成為公

民記者。F9 指出，「我現在的名片就是印公民記者、部落客，下一版

就會拿掉公民記者，因為這沒有加分，而且重心比較放在部落格，部落

格帶來的效應大多了。…通常是店家有要求多一個曝光平台我才會放

WeNews，不然還是以部落格為主，因為部落格的效益較好，又可以累

積人氣。」對她而言，公民報導只是一種個人曝光的方式。而 F14 和

F15 則因質疑「公民」身份，不願成為公民記者。 

我其實對公民這兩個字滿『賭爛』的，因為就是當以前聽到公

民這兩個字的時候，他總是跟某種有自覺的人，或是有理性而

且會分析的人，或是說有自覺會去改變自己生活的人的形象綁

在一起，可是我很討厭會這樣子標榜自己的那種人（F14）。 

我對『公民』這個位置很質疑，所以我既不覺得自己是記者，

也不贊成只用『公民』來描述自己…我不喜歡現在公民社會這

樣有一種新的公民想像，就好像遊民也是公民，這不是很奇怪

嗎？你就會知道公民本身是有門檻的（F15）。 

這 3 位受訪者不論是基於經濟考量，或是出自批判意識，都未接受

社會所賦予「公民新聞」或「公民記者」的民主意涵，而主動拒絕此位

置，並以自覺的方式在公民平台上進行新聞實踐，或 po 文、或報導、

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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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 9 人外，其餘 9 位受訪者則聲稱自己是公民記者。如 F6

說，「我當公民記者的目的就是要凸顯一些大家忽略的議題，那些議題

可能是沒人要報、沒人要寫，再來就是沒人提出的觀點，我就是把它寫

出來。」F8 也表示，「我自許是公民記者!公民記者沒有收入、不收受

費用和禮物，所以可以公正地做新聞報導…用不同於職業記者的角度報

導，就是一般人的觀點。」 

而從事社會運動的 F11 也指出，「我是連著社運團體，當然就是爭

取把議題露出的機會。我覺得公民新聞就是讓基層人民可以表達他的意

見，我們應該鼓勵啊！現在科技也越來越進步，手機、iPad、平板阿，

它們都可以做成新聞，那新聞就不會被國家跟財團壟斷！」 

這些自許是公民記者的受訪者，對目前媒體的表現極為不滿，認為

身為「公民」就能夠並也應該成為公民記者，利用自身的「獨立」與

「自主性」來改變現狀，彌補媒體報導的不足。F13 說，「有人問我：

『公民記者需要什麼特質？』，我就說：『我就是公民記者啊！』我很

好奇為什麼我不是？…我就在現場啊，我正在做記者的工作，我用我的

親身經驗把它記錄下來。我覺得輿論已經很不公平了，我必須把我看到

的寫出來，讓大家知道。」 

由上可知，儘管所有女性受訪者都曾在公民平台上發文，不論是發

表意見、評論或上傳新聞，但不是所有人皆認同公民記者的身份，有些

是因為不瞭解；有些則自認為不稱職；有些卻是對公民身份的反感。透

過她們對自身發文的定位，有助於我們瞭解當婦女參與「公民新聞」的

產製，她們並非坐入相同的位置，對「公民記者」的想像也存在著許多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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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事公民報導的限制 

新聞組織雖然鬆開了守門機制，但公民新聞的品質仍被質疑，導致

其多成為資訊來源（source of information）或補充之物（Corrêa & 

Madureira, 2009）。而公民記者也因缺乏專業資源（如：記者證、媒體

曝光率、官方資訊或記者薪資等），在新聞場域內多處於邊緣的位置，

此對女性來說尤為不利。在訪談中，女性受訪者也多察覺性別所帶來的

種種限制。 

首先針對體型，不論年紀大小，從事公民報導的女性受訪者皆指

出，女性的體型嬌小，不利於現場採訪。F11 憶起參加洋華工會鬧場的

事件，「那個時候很多媒體，他們會把我撞開…他們看我拿 DV，可能

會覺得我不是記者，因為我也沒有那麼有名，那些攝影大哥，他們每一

台機器都比我大，每一個都長的比我高，害我都拍不到，很不開心。」

68 歲的 F2 也有類似的經驗：「我長那麼小，然後拿的機器也不像他們

扛在身上，他們會說：『欸！大姊你擋到我了。』明明位置就是我先到

的耶，你不能說我是女的，我就不能跟你們站在一起！」 

在新聞場域內，搶拍的攝影工作符合刻板的男性特質，被連結至男

性身體，由男性負責；而女性則多擔任文字採訪記者。然而，公民記者

通常是多工任務——一人既要負責採訪，也要拍攝和後製剪輯，所以對

女性公民記者而言，她們的性別（若再加上年紀）在現場就顯得有些突

兀，而易遭受排擠。儘管如此，以「公民記者」為己任的女性，為了採

訪工作，也只能提早到現場卡位，或配合男攝影記者的要求。如 F7 無

奈地說：「我就是用手機拍，所以我必須非常靠近那個講話的現場，當

我很靠近的時候，他們就會說：『阿嬤，頭低一下！』，那我就識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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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快蹲下。」 

不過，F2 也坦言：「公民記者還是需有機動性，像女生行動力就

不夠，男生摩托車騎了就走，那你說女生，像我又是職業婦女就更慢半

拍。」F2 瞭解自己的侷限，所以對公民報導也只能量力而為。同樣有

家累的 F6 也常婉拒一些公民新聞的採訪，「我還要養家活口乀，我還

有兩個兒子要養，也要做家務，我常跟他們說：『我沒玩那麼

大！』。」已婚的受訪者因須照料家庭，加上有些又是職業婦女，所以

空閒時間相對有限，導致其報導多從身邊、熟悉的事物著手，也因此被

質疑報導缺乏「新聞性」。 

再者，有些受訪者亦提及「性別特質」會影響其報導，如 F13 憶起

之前在【新頭殼】發表的「反服貿」文章，「我寫到我很害怕，寫到來

到這裡我旁邊的人很害怕，我怎麼可能不怕之類，然後就有人說：『你

們學生那麼怕幹嘛還要非法進入現場？』。」自認膽小的 F13 表示，雖

然內心十分恐懼，但仍想見證歷史。「他們的心情沒有被記錄下來，我

會很不甘心，所以我才用主觀的方式去寫。」即使遭到一些質疑，F13

仍不想掩藏自己女性化稟性，反而在新聞報導中加入「情感」，以和主

流媒體的冷漠報導做出區隔。 

女性受訪者多不諱言在採訪現場的情緒反應，但她們的報導並非都

採用感性手法。如 F2 說：「採訪茶山的那個女人，我幾次掉淚，我的

partner 就說：『啊！慘了！你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必須調整寫作的方

向。』我說那可不行，我的情緒是我的情緒，跟我們的製作是兩碼子

事。」如同 F2 選擇以客觀方式進行公民報導，F9 也認為新聞應保持專

業，女性化的書寫雖然感覺親切但較不正式，「新聞裡面不會有我，也

不會出現ㄋ、ㄌ、ㄇ那些注音文，現在 WEnews 很多稿子都是這樣，但

我不會那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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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不是所有受訪者皆認同女性化書寫對新聞報導是有益的，反

而有人認為那是一種阻力，應盡量避免。這顯示，婦女在新聞場域內性

別資本的挪用，因人而異：有些女性因支持新聞的客觀性，而以為女性

特質會妨礙其專業表現；有些則是反對新聞專業的「去人性化」，而肯

定女性書寫的價值與意義。有關婦女在新聞場域所採用的策略，下面將

會有更進一步的分析。 

在此要強調的是，女性特質讓女性受訪者對採訪對象的遭遇較易感

同身受，但在現場真情流露的同時，也易被視為「失態」或「非專

業」。McNay（1999, p. 103）曾指出，即使性別可以被重塑，但某些前

反身性的面向卻是根深蒂固。對女性受訪者來說，比起無意識層面的超

然態度，女性特質更易和意識層面的新聞書寫進行協商與挪用，這也導

致婦女在採訪現場，其前反身性面向（如：落淚、害怕或感動）易讓她

們的新聞表現失分。 

除性別特質外，年輕的受訪者也指出，女性的外貌會影響其採寫工

作，如 F16 說：「我主要用臉書去聯絡，我們都會講一些現在社會上發

生的事啊、現在的民主運動。這些都比較好，尤其是蘋果日報的週刊，

台灣也有，他們那時候也有採訪我，他們不想知道我的立場是什麼，不

想要你講。他們想知道你的家人是什麼工作啊、你的背景、多少兄弟姊

妹、有沒有男朋友，這些事讓我覺得蠻反感的。」F16 覺得女性參與公

共事務，不是被評論「想出名」、「管太多」，不然就是被「炒作性

別」。 

在訪談期間正值太陽花學運的熱潮，有 3 位受訪者也表明對「太陽

花女神」報導的反感，如關心性別議題的 F18 說，「在學運報導中，大

家瘋狂推舉民主女神；有人太生氣就寫了《請你們把我們的外表還給我

們》。那次迴響很大，一些澳門、大陸、台灣的網站和讀者都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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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來自澳門的 F18 亦發現，不同平台對待女性的方式也不相同。 

像《愛瞞日報》和《澳門政改咖啡檔》，裡面發起和參與討論

的人，九成都是男性；管理員、總編輯、副總編輯等都是男

性。有時，我也會看到他們和參與者一些非常政治不正確，讓

我火大的話。例如對女性的調侃啦，女性政治人物外表的評頭

品足啦之類。真正能夠產生影響力的都是男性，在他們的平

台，目前只有很少數的女性參與，有些女性會投稿插畫，很少

數像我寫評論的（F18）。 

她意識到網路空間雖然允許女性自由發聲，但實際上女性的發言仍受到

某種程度的侷限，像是不友善的言論環境。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女性受訪者在從事公民報導時，仍會遭遇

女性專業記者所須面對的問題，包含女性的外貌、體型、性別特質，甚

或家庭的勞務分配；這些性別因素都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其在公民平

台上的表現。 

四、性別資本的挪用 

儘管女性受訪者意識到「性別」易阻礙其從事公民報導，但女性經

驗卻也是她們的有力資本，影響其對議題的選擇、和消息來源的互動、

採用的報導形式，甚或對讀者的回應。 

首先就議題的選擇，受訪者若是社會運動者，議題的選擇自然和其

所從事的社運相關，如身為九五聯盟一員的 F11 對勞工議題特別關切。

然而，受訪者若未參與社運，其所關注的議題則多連結至自身的性別經

驗或性別角色。如關心性別議題的 F18 指出，「回顧我自己寫的文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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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欄，跟我自己的非異性戀身份、對女性身份的覺察和身為澳門人等，

都有很大關係。」因為自身的性別經驗，讓 F18 對社會上的性別歧視特

別敏感，「看到原本泛濫著太多讓人憤怒的言論，就跳出來特別戰一

下！」。而身為人母的 F2 也說，「因為女性嘛，我比較不想參與政治

的事，所以也許是女性跟母性使然吧，我會比較偏向，比如說一些生

態、環境的議題，像四分溪的封溪護魚。」這些受訪者所選擇的議題多

受其性別化生存心態的影響，而偏向性別、食安、消費或環境等主題

（見表二）。 

其次，參與現場報導的女性受訪者，不論是否從事社運，皆強調在

採訪時應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和感受。 

你知道那些人的家人可能都死了，然後如果你為了報導一直去

問，其實就是二度傷害。我不是很想這麼做，會先用聊天的方

式，然後如果他們願意講再講，不想講就算了（F1）。 

對方跟我分享，後來覺得那部分他不想公開，我覺得我們交朋

友啊，如果人家有煩惱，我就撤啊…其實我覺得直接拿相機出

來，那個真的像大砲一樣，是會傷人的（F6）。 

我現在做的個案，媽媽受到父親的家暴…這樣等於把他們家的

狀況，就如果之後傳出去也不太好，我就想那家暴的部分少一

點（F12）。 

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男性被教導成價值獨立、以自我和目標為導

向；女性則是價值依賴，以他人和關係為導向，導致兩性發展出不同的

道德思考和關切（Rodgers & Thorson, 2003）。當女性／公民記者進入

新聞場域後，其女性化稟性也讓她們更願意關心採訪對象的需求，而非

只是完成報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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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女性受訪者總是設身處地為採訪對象著想，傾聽他們的心聲，

所以多和他們維持長久、良好的關係。如 F11 以為，公民報導對工運的

影響力有限，反而是長期的人際互動才更重要，「因為勞資議題來的那

個群眾，根本不會想說要勞動階級團結，我只能一邊協助他解決問題，

一邊長期陪伴他，就是要慢慢改變。」在訪談中，多位受訪者提及，她

們願意花更多時間和當事人溝通，以取得信任，因此她們和採訪對象的

關係就如同朋友般。 

再則，除了「將心比心」外，女性受訪者也比較容易察覺專業記者

所疏忽的面向，且會注意更多細節。如 F6 指出，「我比較像傻大姊，

大家可能覺得比較無害…我的第一篇公民報導是寫那個集集山上的鎮國

寺，兩年前那時候辦了國際大法會，住持希望有記者來報導…我後來的

主題就是弄得很有趣，那個就是阿彌陀佛類似跳舞念佛的東西，大家都

說很有趣，跟那個記者寫的不一樣。」F14 也分享報導經驗，「我覺得

對方比較信任我，然後他願意讓我到他家，去拍他爸爸死掉前睡的那張

床，那我覺得一般記者反而是因為工作的關係，他沒有辦法寫這些生活

化細節，然後我反而還比較自由，還可以去寫說這是他生前用的拐

杖。」女性／公民記者因女性資本（即女性身體）較易卸下採訪對象的

心防，加上她們對人性的關切，也讓她們注意到事件的不同層面，而非

只是單純地呈現事實。 

在訪談中，女性受訪者多不諱言，她們的報導總是帶有主觀的立

場。如 F1 說，「那時候大埔案去採訪張藥師，聽他講話，怎麼說，因

為他那時候一直在為這件事情奔波，然後你看他就是一直哭，你就會被

那種氣氛渲染，就會覺得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然後你就會想幫他。我

覺得我們一定會有立場！」F14 也指出，「我覺得公民新聞比起一般新

聞更帶有感情的悸動。除了用客觀的角度來描述文章外，比起一般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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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具有社會影響力！」雖然不是所有受訪者都會採用女性化書寫，但她

們皆表示公民新聞不同於專業新聞，允許她們表達立場，而立場並不違

反「真實」原則。 

後，女性受訪者普遍重視讀者的回應。如 F2 表示，「說不 care

是騙人的，我會去看他怎麼留言。有人留言，我就必須要回答，這是一

個公民記者最起碼的一個禮貌。」F5 也說，「【上下游】上面有比較

多回應和讚數，我會去看看大家的想法。雖然久久寫一篇，還是會在意

瀏覽數，就盡量想把議題的力量集中，因為我們沒有很多時間，所以寫

一篇希望達到某種效益，像是引起話題，讓大家關心。」身為 WEnews

的公民記者 F10 也表明其在意瀏覽數，「有人留言都會互相討論，畢竟

分享出來的訊息也是經過採訪、拍照後才撰文。」這些女性受訪者多願

意分享自己對讀者的態度，也表明期待透過和讀者的互動來提高文章的

品質和擴大影響力。 

由此來看，女性的性別資本對公民記者來說，並非全然是負面資

本。它不僅讓女性更關懷與切「身」或生活相關的議題，同時也讓她們

更富同理心，願意深入瞭解採訪對象的遭遇並為其發聲。 

五、在新聞場域的因應策略與轉機 

新聞場域作為整個文化生產域的一環，雖然受到外在勢力的影響，

但仍有其內在的運作規則，尤其是「新聞定信」（journalistic doxa）—

—即一套被視為理所當然、未被質疑的專業信念，用來指導新聞實踐

（Schultz, 2007, p. 194）。然而這套專業所標榜的客觀中立和女性化稟

性並不相容，導致婦女進入新聞場域必須發展出因應對策：或是順從場

域的要求，或是進行協商，或是挑戰規則。不過，這三種策略並非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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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斥，也可能隨著情境或議題的改變而同時或交替使用，以增加婦女在

場域內的機會。 

（一）順從場域的要求 

為了順利成為場域的一員，有些受訪者努力累積新聞資本，以轉換

成更高的象徵資本。有 3 年公民記者經驗的 F8 說：「10 多年前，我就

為聯合報副刊寫作，一字一元…。現在我退休了，想好好利用剩餘人生

為社會做些什麼，才會想當公民記者。」她在 WEnews 平台很快便取得

簽約記者的身份，即使從事美食報導，但仍強調公正誠實報導的重要

性。「像現在有食品安全問題，這是一個壓力，報導不是用來玩或賺錢

的，是有社會責任…我們去一家餐廳採訪，不可以因為不好意思就把不

好吃說成好吃，有時現場會很尷尬，其他比我早進去的公民記者便會幫

我圓場說是我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由於她對報導的自我要求，之後

被觀光局邀請擔任「台灣有夠讚」的考評委員。她覺得公民記者必須自

律，才能受人尊敬。 

F8 的媒體經驗不僅讓她順利進入新聞場域，也實現了退休抱負—

—用新聞報導來改善社會，甚至匡正美食報導等於業配新聞的說法。在

場域內，她認同專業新聞的要求，採用男性化的資本（如：實話實

說），讓自己的報導符合專業水準而得到肯定。 

其次，缺乏媒體經驗的受訪者除了參加新聞培訓課程外，有些也會

主動向男性前輩或男性公民記者請益，以累積報導技巧。如 F1 憶起剛

學新聞報導的情形，「因為我不是本科系，所以我不太知道怎麼寫，剛

好新頭殼有很多長官就很願意教我們，比如倒三角、導言什麼等，我們

就自己抓，他們會糾正，然後我們再改。」F1 就這樣一面學習；一面

累積新聞資本。F2 也說：「寫稿頭腦不夠機靈，是強求不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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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到公共電視請建雄哥教我如何寫稿、如何配音，雖然我不是正科出

身，可是我們也要盡量學到像，像大暴龍、阿 Ben 就很厲害，他們也是

朝這個方式去做。」她很開心，自己的作品比起兩年前更進步。 

然而，公民記者畢竟不同於專業記者，雖然參與公民報導需要一些

基本的數位／媒體技巧，但特殊的專業知識（如：畜牧、農業）也能讓

其報導比專業記者更正確且更深入。例如，擁有畜牧專業的 F5 說：

「其實我們農食的話，它牽扯到很多是有關科學，像科學上它研究是什

麼，我們還是要去查證這些資料，盡量不要引用報章雜誌的。因為像食

安，很多記者都是用小道消息，沒有經過正確的查證！」她自認比專業

記者更嚴謹地查證資訊的來源與正確性，藉此來推動她的理想——農食

教育。而她的專業知識不僅協助其從事公民報導，也讓她能和專業記者

爭奪議題的詮釋權。 

（二）善用女性特質，在場域內進行協商 

有些受訪者標榜與人為善，凡事持正面報導。身為人母的 F6 說：

「我的個性比較像媽媽啦，我喜歡用關懷的角度去寫，寫一些身邊的議

題…。我也是佛教徒，剛開始做公民記者，我也用佛教徒修行的那個角

度，就是我護生，用這個參與環境保護，跟大家結善緣。」F6 將女性

特質與佛教信念結合，藉由關懷、善念來看待周遭的人事物，導致其報

導被批評「有點像宣傳」，但她覺得自己是用生命在寫新聞，而非中立

的角度。為了讓報導獨樹一格，F6 善用女性特質，發展出自我風格，

「我就是照講話的口氣去寫，所以你只要看到這個文章的調性、講法、

就知道是我寫的。…然後我絕對不用新細明體，因為那沒有生命。好歹

我學過美工，至少要用有血有肉的標楷體。」她對文章的字體、排列都

有強烈要求，以體現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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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些受訪者也常選用感性手法來進行公民報導。有傳播背景

的 F13 覺得自己是感性之人，在反服貿期間，她決定用親身經歷來寫歷

史。她說：「每一家媒體都是客觀冷冷的事實，呈現在你的面前。他們

寫的客觀報導都沒有辦法改變人的想法，我才選擇用主觀的方式去寫，

反正情感很容易影響群眾。」未來計畫從事新聞工作的 F13 認為，自己

並不排斥客觀新聞，但當客觀報導無法改變社會時，感性報導或許是另

一種選擇。儘管如此，她對自己未採用合法性的報導手法也感到不安，

「這其實是不好啦，有點個人因素，覺得這些人的想法應被記錄下來，

才用這種方式。」 

（三）挑戰場域的規則 

有些受訪者不僅意識到場域的限制，甚至意圖改變主流的意識型態

或性別運作。如 F7 從事公民報導後，也開始質疑公權力的行使。 

像最近在中正紀念堂基督教做的那個 2014 活力運動，就

是講那個爸爸要怎樣做好爸爸的運動，但我居然看到有警察在

那邊ㄟ！這是一個很平和的活動，看到親子在那邊，為什麼要

有這麼多警察？原來說有同志來抗議說：『為什麼要一男一女

組成一個家』？那些警察正好就在現場就把他們隔開。我就寫

了一篇《為什麼警察要介入》，這是兩個不同的價值、多元的

價值觀，那警察在那邊說：你不可以來，我覺得社會如果不讓

他們有對話的機會，永遠就會變得各說各話。…像現在的警察

議題，你站出來不讓甲發聲或不讓乙發聲，你的點在哪裡？為

什麼是他可以被聽到，其他人卻不行？（F7） 

她認為，目前的言論和媒體都被少數人控制，若想看清事情的來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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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脈，必須有更多人為了正義站出來，將他們所看到的寫出來，才能讓

大家以更多元的方式認識這個世界。不同於其他公民記者，F7 考量自

己的年紀和能力，改以「一刀未剪」的手法來製作公民報導。「我覺得

如果要剪成兩三分鐘已經就有人在做了，那些主流媒體的記者、或是說

獨立媒體他們都有在做，我覺得我能做的是什麼？就是把我看到的東西

很忠實地紀錄下來，然後放在網站上，我覺得這是保留一個現場的最好

工具。」她同時也做剪報，將重要的訊息蒐集起來，加上超連結再分享

出去，F7 試圖以提供素材的方式來擴大其影響力。 

其次，有些參與社會運動的女性受訪者則質疑，專業報導會弱化弱

勢者的聲音，而主張站在弱勢者的立場將原委說分明。例如，九五聯盟

成員之一的 F11，因不滿新聞被媒體、財團甚或國家所壟斷，而採用社

運立場從事公民報導，「有一次我們在美髮店前面開記者會，因為他們

是血汗髮廊嘛，然後那個小妹妹當學徒一個月六千塊，月休四天這樣

子。結果媒體記者就跑來跟我們說，你們這個場實在太醜了，你們到那

邊去，所以我們又移到那邊。事後，我們就覺得很窩囊，為什麼要被他

們這樣指揮來指揮去？！…如果說我們可以自己產出新聞的話，我們就

可以更清楚地表達我們的意見。」雖然有人質疑她的報導不夠平衡，缺

乏資方的意見，但她強調這是因為社會忽略了勞工利益，「我的責任就

是把立場說清楚，提供足夠證據去說服觀眾，公正客觀這個東西反而不

重要。」她希望透過公民報導，「讓人家知道還有其他思考方式，就可

能拉動那個中間還沒有定論的人。」 

此外，有些女性受訪者則注意到整個社會和新聞場域對性別的偏

見，而希望透過公民報導指出此問題，讓大家對性別有更多認識和反

思。如 F16 說，「我是女的，希望能夠鼓勵更多的女性站出來，因為現

在我叫『父權資本主義』。我覺得現在資本主義讓女生的價值就在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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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啊，她的外表。妳有沒有一個老公啊？妳找不找得到一個男人？這

些是她唯一的價值，所以這個概念讓很多的女人去隆乳、減肥、買很多

美容產品，所以我覺得如果更多女性出來的話會建立她們另外一種價

值，真正的價值不只是她的外表。」F16 強調，人人都是記者，都是社

會的一份子，應該關心周遭的事物，而身為女人，自然必須出面對抗媒

體對女性的商品化。 

身為學者的 F15 偶爾也在苦勞網的公共論壇上發文，她分享一段一

篇歷經三部曲的經驗，「我剛開始對王家的興趣，其實和居住權沒什麼

關係…因為我看到很多青年，當中不乏有我認識的同志社運青年，那不

是一種義氣上的挺而已，那是一種幾乎是血淚、哭泣、咆叫地去挺。」

她好奇同志成員為何會去支持一個父慈子孝的地主家庭，於是寫了一篇

五千字的評論，質疑社運的目的不是為了維護生存，而是支持「祖宗六

代、兩百年都居住在這裡」的主張。之後，它又將其改寫成萬言的會議

論文，但在發表當日，王家聲援者到會場抗議； 後，她又將它改寫成

一篇兩萬字的專書論文。這三部曲說明，F15 已將新聞資本轉換成學術

資本，雖然不是一開始就有此打算，但從事新聞評論的確讓她可以對事

件不斷發想，而拓展成長篇有深度的論文。同時，對大眾來說，一般人

咸少接觸學術期刊，但卻可以從苦勞網閱讀到另類的觀點，而有不同的

想法。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在新聞場域的限制底下，女性受訪者仍擁有自

主性，可以根據其對場域規則、所在位置和性別運作的瞭解，以及擁有

資本的多寡來決定其行動，或是認同新聞專業的要求，學習男性化的報

導方式；或是利用女性特質，發展自我的報導風格；甚或進一步質疑社

會／新聞背後的意識型態運作。每位受訪者不僅對公民報導有不同的想

像與堅持，也試圖在場域中實現其理想，或將其延展成其他場域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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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不過值得注意，女性受訪者在場域的實踐並非一成不變，常隨著情

境或議題的變化而改弦異轍，呈現出多樣、動態的新聞實踐，同時也建

構出多元的女性主體性。以 F7 為例，她剛開始接觸公民新聞只是幫忙

記錄和推廣，但多次參與現場報導後卻會質問：「這個社會怎麼是這個

樣子？」，她的報導也從簡單記錄到廣泛蒐集各種言論，以對抗主流媒

體的單一論述，而她自己也從年長的退休者，轉變為關懷社會、積極參

與、有話直說的公民記者；在從事公民報導之際，她也做性別，成為

「不一樣」的年長女性。 

伍、結論 

為瞭解女性業餘者進入新聞公民平台內其新聞賦權的可能性，本文

調查 18 位女性受訪者，結果有三項發現。首先，女性參與新聞公民平

台的動機不全然是為了新聞賦權，其中有些人甚至不太瞭解新聞的運

作，只是單純想分享資訊。在新聞場域內，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資

源的婦女所採取的位置也不盡相同：或坐入「公民記者」，參與現場採

訪；或「評論者」位置，對時事進行針砭；或「參與者」位置，對社會

事件表達關切之意；或「分享者」位置，傳遞和共享訊息。而她們在不

同位置所進行的各種新聞實踐，不僅能提高女性在新聞場域的能見度，

也有助於提供多元的女性觀點。這點與國外研究的發現不謀而合，但本

研究更進一步顯示：婦女並非同質性的女性群體，她們之間在公民平台

的賦權使用上存在著差異。由於每位婦女的社會處境不同，所面對的壓

抑自然也不同，導致她們會根據自己的生存心態和需求，以不同方式使

用公民平台去達成目的，譬如：F4 為了食安而分享訊息、F11 為了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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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聲、F15 為了性／別平權而批判），不僅發揮能動性，也發展出不

同的賦權形式。這也說明賦權涉及個人的批判自覺程度，婦女若越能察

覺其所處的壓抑結構（不論是個人或社會層次），就越可能利用公民平

台去爭取政治機會，尋求改變。 

其次，儘管新聞公民平台可以讓一般婦女擁有新聞賦權的機會，但

其參與新聞行列，仍須面對女性專業記者所遭遇的問題，包含女性的外

貌、體型、女性特質，甚或家庭的勞務分配等，這些性別因素都可能限

制並左右她們在公民平台上的表現。其中，有些年長女性甚至伴隨年齡

（如：視力衰退）、家庭所帶來的「三重」打擊，而無力採用專業的報

導技術（如：F6 改以文字為主；F7 則採用「一刀未剪」的手法）。以

往的婦女賦權研究較偏重新科技如何為女性帶來改變的契機，而忽略網

路科技作為民主工具，雖然具有解放的潛力，但它並非在真空狀態下運

作。當社會條件未改變時，性別規範的象徵暴力、社會結構的性別／年

齡不平等、以及勞動市場的性別分工仍會持續影響科技使用者，以致社

會轉換的空間變得相對有限。 

後，性別化生存心態並非自動複製女性的附屬性，而是在進／出

場域之際，不斷和場域的規則、資本及位置進行協商。也就是說，婦女

的生存心態會因為經驗不同的場域要求（如：家庭、新聞現場、公民平

台），而有所調整，甚或發展出多樣的稟性（diverse disposition; Schoch 

& Ohl, 2011, p. 204）。Bourdieu 早先低估了社會結構的複雜性，以致忽

略社會是由不同且異質性的場域所組成；場域彼此之間的規範、價值並

非一致，有時甚至互相衝突矛盾，導致依賴場域而生的生存心態也無可

避免地變成反復無常（versatile）且斷裂（Sewell, 1992）。McNay

（1999, pp.107, 110）指出，男／女性位置在不同場域中也是如此，經

常是模糊且不一致，因此藉由跨入和其性別化稟性不相符的場域，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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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讓性別化生存心態「去穩定化」，進一步喚起性別反身性（gender 

reflexivity）質疑性別規範對主體的箝制。 

之前新聞場域一直由男性主宰，雖然商業化和新科技的引進已改變

場域的某些特性，但專業客觀性仍享有象徵的合法性（Djerf-Pierre, 

2007）。當女性業餘者進入該場域，勢必面臨女性化稟性和場域要求之

間的衝突與磨合。一方面，在新聞場域內，性別化生存心態會影響婦女

的新聞表現；不論是現場採訪、議題選擇或和採訪對象／讀者的互動，

婦女都會不由自主地受制於過往的形體化經驗，譬如：F2 看到受訪者

的哭泣而潸然淚下；F14 同情無助的拆遷戶而自願為其報導；F18 因網

友的讚數而倍感自信。這些女性化的反應在場域內，易被視為「非專

業」，但卻是婦女從小到大一再被灌輸的稟性，以「前反身性」的方式

體現在其身上。雖然婦女可能同時交錯展露其他的稟性（如：F2 仍堅

持以專業手法完成公民報導），但女性身體往往會讓女性化的反應在專

業領域裡被放大檢視而遭質疑。這或許也是為何過去有關婦女與新聞研

究易將新聞表現與男／女性特質劃上等號之因。不過，藉由 Bourdieu

的「生存心態」觀點，有助於說明性別／特質雖然是建構的、可以被重

塑，但某些「前反身性」的面向（如：落淚、害怕、同情）較難被改

變，因為性別運作除了透過制度化機制、文化論述外，也會經由無意識

的方式鑲嵌在身上，發揮權力效果。 

另一方面，斷裂的性別化生存心態也能成為婦女能動性的來源

（Wade, 2011）。本文發現，女性受訪者藉由跨進和其稟性不相容的新

聞場域，反而更能察覺場域的限制並產生反身性的自覺，主動和場域的

規範進行協商：或學習男性化思維，培養專業資本；或善用女性化稟性

作為戰術的資源；或質疑社會／性別的意識型態運作。這顯示，婦女並

非以內化的女性經驗一再複製其行動，而是具有性別反身性，能在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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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中以獨特、創新的方式進行實踐，除評估情勢、行動後果及與他人

的關係外，她們也能和性別規範進行協商，將性別轉換成有力的資本，

重塑其性別化生存心態。這也是過去 Bourdieu 所忽略之處，雖然婦女

所採取的行動可能無法改變整個結構，但藉由性別化生存心態和場域之

間的關係，有助於我們瞭解婦女的能動性，以及性別主體性如何透過多

元、動態的實踐而不斷地被形塑出來。 

然而，在此也須承認，本文的女性受訪者擁有一定的文化資本

（如：教育程度、專長、敘事能力），是否因為屬於「智識階級」，所

以較能察覺場域之間的衝突，在新聞場域內表達能動性，並獲得新聞賦

權的機會？是以，未來研究也應擴大調查不同階級、族群的女性如何近

用新聞公民平台，將更能瞭解性別如何結合其他面向影響一般婦女的新

聞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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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gendered habitu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citizen media and 

citizen journalism can empower women. Based on 18 female respondents, 

there are three major findings. First, women’s motivations in citizen 

journalism are not entirely for journalistic empowerment, some of them do 

not even know the journalistic operation, but simply want to share 

information. 

Second, citizen journalism platforms not only empower women, but also 

restrict them. Women still face the problems of female reporters, such as the 

appearance, size, femininity, even gendered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These gendered factors are able to limit and influence their performance of 

citizen journalism. 

Finally, women’s gendered habitus do not automatically reproduce their 

subordination, when they go in/out the journalistic field. Women constantly 

negotiate with the rules, capitals and positions of the journalistic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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